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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读道

孩子画笔下
没有城管小贩
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深读·读道

因为爸爸

8月 19日的武汉异常闷热。
在湖北美术学院宿舍院内的一

家旅社里，夏健强依偎着妈妈，一个
劲地喊热。这是他们来到武汉的第
二天，闷热的天气让一直住在东北
的小健强很不习惯。

如果不是受邀举办一场画展，夏
健强和妈妈压根就不会来这里。

即将年满 11 岁的夏健强，是沈
阳当地少年宫的知名小画家。据妈
妈张晶讲，孩子 6 岁半开始学画，很
快就展露天赋。连续两年参加一项
全国性绘画比赛，都获得了东北三
省赛区的一等奖。

但这一次，真正促成画展的，并不
是他的画。

虽然是闲聊，但两年前的那场纷
争却在下意识中没有绕过去。一提到
这个话题，张晶立刻示意儿子出去。

夏健强很快转身出门，两年多
了，这个场景他已再熟悉不过。每当
有记者造访，妈妈都要把他支出去，
不让他听到。

他只知道妈妈的谈话内容一定
和爸爸有关，虽然到现在他也不清
楚，在爸爸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知道，爸爸已经两年没有回家，
而妈妈说爸爸是出了远门。

他也不知道，两年前的 5月，爸爸
因为摆摊与城管发生争执，结果两名
城管死在了爸爸刀下。而“夏俊峰”这
个名字一下子被大家所熟知。

带上屋门时，夏健强转身做了一
个鬼脸，冲妈妈眨巴几下眼。但当他的
眼神转向记者时，却是胆怯中带着一
丝狐疑，然后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如果不是在武汉，而是在沈阳，
这个画展我们打死也不会办。”张晶叹
气，“答应办这个画展，也是希望大家
对这个案子的关注别冷下来，还能救
他爸爸一命”。

就这样，夏健强被推到了台前。

画作里的童年

6 岁半开始学画的夏健强，笔下
的世界色彩斑斓：一个孩子如天使
般飞向妈妈的怀抱；孩子在浴盆中
嬉戏；黑白相间的奶牛在草原上吃
草；红花在绿叶掩映下姹紫嫣红；黑
线条的“自画像”上，夏健强圆瞪着
大眼睛……

这是夏健强眼里的世界，也是他
童年的见证。

虽然父母只是沈阳五爱市场
门口“两个卖烤肠的”，但穷孩子也
是家里的一块宝，夏健强从小就是
夏俊峰夫妻俩的骄傲，他曾连续两
年获得东北三省绘画比赛一等奖。
老师经常劝夫妻俩带着夏健强去
北京参加比赛。每当这时，夏俊峰
两口子只是无奈地苦笑。一万元的
花销对这个贫寒家庭来说是一笔

“巨款”。
但嘴上说着“不敢想”，暗地里，两

口子却一直小心翼翼地攒钱，准备送
孩子去北京参赛。

钱攒得差不多了，眼看着孩子 7
月就放暑假了，“就差那么一点”，悲剧
发生了。

2009 年 5 月 16 日，在沈阳风雨
坛街的路口，正在支摊的夫妻俩被
突然出现的城管逮个正着。随后，夏
俊峰随同执法人员到勤务室接受处
罚。这一过程中，夏俊峰与执法人员
发生争执，他摸到了兜里装着的小
刀——— 那把用来做生意削香肠的小
刀，向城管身上扎去，两名城管死
亡。

出事后，一向被父母视作骄傲的
夏健强变得沉默、敏感，但他更喜欢画
画了。他常常坐在画板前，铺开一张
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用习惯的左
手，涂涂抹抹，描绘自己看到的和想象
的世界。

另一扇窗户

爸爸出事两年后，夏健强终于
第一次来到北京。但这次既不是参
赛，也没有父亲相随，而是网友“太
极老兵”发出了邀请，他希望能给孩
子些许心理辅导。

在北京的 13天里，夏健强不仅跟
“太级老兵”学会了陈氏太极拳的套
路，而且看到了天安门。就当夏健强兴
高采烈时，“太级老兵”却在感叹“双方
都是体制乱象的牺牲者”。

像“太极老兵”这样的人还有许多
许多。

夏俊峰一案经媒体报道后，这
个底层家庭的生活状态为更多人所
关注。许多人抱着不同的心态，几
元、几十元、几千元、几万元，善款源
源不断打到张晶的卡上。仅仅3天，
就筹集了17万元。

而夏健强的画展，也是出于好心
人的资助——— 武汉青年画家龚剑几次
从张晶的微博上看到夏健强的画，他
与工作室的几位伙伴一拍即合：为孩
子办一场画展。

这位有着短暂记者生涯的画家，
曾多次听闻小贩与城管之间的冲突。
但这一次，他更多看到了一个家庭的
无力：“办画展，不仅是展现孩子的天
赋，更想让人们知道这样一个家庭的
悲剧，和这对母子的无能为力。因为，
我们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同样是从微博上看到了夏健强的
画，北京一位杂志的主编，与爱人专程
找到他们，执意留下2000元钱，买走了
那幅孩子如天使般飞向妈妈怀抱的画。

这是夏健强第一次有机会为爸妈
做些什么，虽然他还未满 11 岁。而张
晶心里盘算的是，是不是可以把孩子
的画全部卖掉？如果能够卖一点钱，也
好有能力支持孩子今后继续画下去。
毕竟，画画是一件很费钱的事，纸和颜
料都很贵。

此时，距离最高院死刑复核已经
过去三个多月了，时间越久，张晶心里
便越是没谱。

而 8月 20日，出现在自己画展上
的夏健强，仍是一副沉默不语的样子。

这是一场略显简陋的画展，41张
小小的画，一一挂到墙上，供往来的人
们观赏。每个来的人，都会在看画之
余，仔细打量一下画前这个孤独的孩
子，留下一两声叹息而去。

此时的夏健强就如一扇窗户，透
过他，人们正在试图发泄或者唤醒什
么，也在试图通过另外一个角度观察
夏俊峰案。

在来了又走的人群中，画展的主
角夏健强，一副默不作声的样子，宛如
一个小小的局外人。

走不出的环卫工世界
文/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一个“纯粹的

劳动者”
在广州市白云区东方名智

苑小区，罗瑞珍是个有点特别
的名人。

小区里没人不认识她。十
几年来，每个人都见过她卖力
干活的身影。这个身材有点微
胖、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总是以
一副固定的形象出现：穿着蓝
色的环卫工作服，不声不响地
扫地、刷垃圾桶、冲厕所，哪里
脏就在哪里干。

邻里街坊都称赞她勤快，
“小区卫生搞得越来越好”。小
区里有个公共厕所，很难清理
干净。罗瑞珍自己掏钱买了十
几米长的水管冲洗厕所的墙壁
和地板，“刷得白白的”。

罗瑞珍不仅在自己住的小
区里干活，周围的小区解放庄、
白云花园她也去，一圈忙下来
就到了晚上。东方名智苑小区
的治安员老刘多次见她“在昏

黄的路灯下扫地”。
这一幕让 58 岁的老刘感

受有些复杂。
除了罗瑞珍本人，大家都

清楚，她其实并不是这三个小
区的环卫工。

这个 50 多岁的老太太曾
是火车站附近的环卫工人，十
多年前因为经受不住失业的打
击，精神失常了。从此她在自己
住处附近的小区“重操旧业”，
试图将一切恢复如常。

十多年来，她和从前一样
卖力工作。唯一的区别是，她不
再有工资可拿。

老刘很唏嘘：“她家那么
苦，儿子当公交车司机，有两个
小孩要养。要不是脑子受了刺
激，她不会去打一份工吗？”

在广东媒体的报道里，罗
瑞珍被称为“史上最敬业的环
卫工”：起早摸黑，风雨无阻，不
收分文，还自掏腰包购买清洁
器具。有人感叹她是一个“纯粹
的劳动者”。

对此，罗瑞珍的家人只有
苦笑和无奈的叹息：“不想她这

么干，可是她不听劝啊。十几年
了，一直这样，只有顺着她，她
才不会在家整天唠唠叨叨、摔
东西骂人。”

13 年工龄和

4000 块补偿
罗瑞珍和儿子一家搬到这

个小区 11年了。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家

庭，儿子廖亚宾当公交车司机，
儿媳在鞋店帮人卖鞋，并没有
多余的财力和心力支持母亲当
一个“纯粹的劳动者”，拮据的
家庭收入甚至连让母亲当一个

“纯粹的精神病人”都不行。
罗瑞珍这十多年来只在发

病初期进过一次精神病院治
疗，后来因为住院费用太贵，

“一天要好几百”，儿子廖亚宾
只好将母亲带回家里。又因为
两口子工作太忙，无暇照顾患
病的母亲，最后只能向整天往
外跑的母亲妥协，“随她去吧，
只要不伤害人就行”。

罗瑞珍的老伴廖旭向记者
讲述了他和妻子相似的工作经
历——— 在同一个环卫单位工
作，一个工作十年因为请假不
批被迫辞职，一个工作 13 年由
于单位改制被炒鱿鱼，只拿到
4000块补助。

1986 年，廖旭夫妻俩带着
儿子女儿从老家茂名市新安镇
平田村来到省城广州谋生。在
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当时的广
州越秀区公厕卫生管理队。

清理公厕是一件又累又脏
的活，公厕卫生管理队有几十
个环卫工，绝大部分都是外地
人。

罗瑞珍因为认真肯干，“刚
进来就当了班长”。

女儿廖燕妮说，自己和哥
哥就是靠父母扫厕所养大的。
十几年来，一家四口就挤在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格子间里———
单位在放工具的楼上加盖了一
层，八间屋子，一格一格用薄板
隔开，每格住一家人，厕所和厨
房是公用的。

干了七八年后，罗瑞珍“升

职”成了检查员，由洗厕所变成
了监督其他工人洗厕所，检查
卫生。

1996 年，廖旭决定用夫妻
俩十年来攒下的四万块钱回老
家盖房子，向单位请假时却遭
到了拒绝，领导表示没人能替
班，“或者请假，或者辞工”。

廖旭无奈只能辞职。
三年后，因为单位改制，罗

瑞珍突然失业，只拿到了 4000
块补助，其中还包括当月的工
资。和她同时失业的还有十几
名临时工。

罗瑞珍受到了巨大的打
击。当时单位里的人都说，干满
十五年，就能从临时工转为正
式工，以后退休了就能享受正
式工的退休待遇了。

13 年的辛勤工作一夕之
间化为泡影，罗瑞珍怎么也想
不通，于是她精神失常了。糊
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还在原
单位上班，就每天骑着自行车
到火车站附近打扫厕所。有一
次，因为看到有人偷东西上去
提醒，还被几个小偷揍得鼻青

脸肿。
“她老是骂我，不帮她去要

钱，她干了这么多年单位都不
给她发工资。”廖旭说，罗瑞珍
自从精神失常后，就喜欢自言
自语，有时候突然暴怒，家人也
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她总挂在
嘴边的就是当年那四千块钱，

“怎么也忘不了”。
丢了工作以后，从前的格

子屋也不能再住了。2000 年，
一家四口搬到了白云区东方名
智苑小区。这片小区是投资商
和当地政府共同开发的过渡房
小区，上世纪 90 年代开盘，只
有 30 年的使用期限。廖家花光
了最后的积蓄，用三万块买下
了 20年的居住权。

前两年廖旭又找了一份看
管停车场的工作，每个月 500
块钱，跟 1996 年在公厕卫生管
理队一千多点的工资比，降了
一半，“那也没办法”。

只有罗瑞珍还活在过去的
世界里，她又拿起了扫把和垃
圾铲，穿上了从前的工作服，打
扫起东方名智苑和附近小区的
卫生。

“她还是不甘心。”廖旭记
得，一开始罗瑞珍总是回火车
站那边扫厕所，不让她去她就

“眼泪汪汪”，廖旭只好再找原
单位，商量能不能每个月给她
一点钱当伙食费。单位不同意，
还让他看好罗瑞珍，“做好她的
思想工作。”

“她脑子都糊涂了，还怎么
做思想工作？”廖旭没有办法。
他觉得妻子恐怕一辈子都走不
出来了。

绕不出去的圈子

罗瑞珍当了十几年“义工”
的事情被报道后，离家不远的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愿意免费提
供治疗，这让已经放弃治疗的
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
8月 3 日，罗瑞珍被接到心

理医院。而老伴廖旭和女儿廖燕
妮就临时住在儿子家照顾她。

一共 30 多平方米的屋子，
一室一厅，卧室睡着廖亚宾夫
妇，原本安在电视机斜上方的
吊床是给罗瑞珍睡的，现在廖
旭睡在那儿，每天得爬梯子上
去。廖燕妮睡在木沙发上。

“要是医院能帮她治个八
九成，我们带回家吃点药能控
制住，就满足了。”廖亚宾不想
让母亲再这么辛苦下去，“每天
早上 5 点多就出门了，比我上
早班起得还早。这么累为什么？
有时候她自己心里也难过，晚
上就在床上用力捶墙。”

房子还有不到 10 年就到
期了。到时候是能续住还是拆
迁，没有人知道。如果不能住，
附近的房价如今已经到了一万
至两万一平方米，要买房子，

“两辈子不吃不喝估计才可
以。”

虽然母亲免费住院了，可
廖亚宾仍然在不断叹气。他的
一句口头禅是“说句不好听的
话”。“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是
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我们这样的人，是绕来绕去绕
不出那个圈子了。”

8 月 20 日，一场名为“夏健强的画”的画展在武汉开展。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参观，展室内偶尔响起一两声叹息和唏嘘，11 岁的夏健强只是呆呆

地注视着他的画，仿佛没有听到。而一旁的母亲张晶明白，这些声音不是冲着画，而是冲着

夏健强的父亲——— 沈阳一个名叫“夏俊峰”的小贩，两年前，曾拿刀刺死两名城管。

因为父亲，这个孩子连同他那童稚的画作，一并走上了台前。

活人

8 月 16 日，刘俊峰爬上高
高的坟头，双手紧紧扶着上面
的石相生，蹲在那里。

弟弟妹妹还在下面的墓园
里追逐奔跑，刘俊峰懒得理他
们。14 岁的刘俊峰眼里写满了
深沉和忧郁，对他来讲，这是个
过分悠长的暑假，他无聊地趴
在坟头上快睡着了。

刚一放暑假，刘俊峰就跟
着伯父从河南驻马店的农村老
家坐长途汽车来到台州。

已经多年没有见到父母，
重逢后，刘俊峰却一阵失落。

父母的生活与他之前的想
象出入太大，繁华、热闹原本是
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在
见到父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
是盖在半山腰上的两间简陋棚
子，紧挨着它们，是用水泥建造
的结实而气派的墓地，大片连
营，将棚户围在了中间。

除了数不清的死人，这里
共住了 5 户活人。若非旁边山
道上偶尔有汽车驶过，这儿简
直闻不到城市的任何气息。

父亲刘胜利在一家小作坊
式的制冰厂里打工，他穿着灰
色的工服，乱蓬蓬的头发，走到
厂子外面站着抽支烟，家就在
脚下，一目了然。他的越南妻子
在一家加工企业当熟练工，地
方稍远，但工资两千出头，比刘
胜利要多。

三个孩子被刘胜利圈在家
里，不让下山，他担心城里车太
多，人太杂，地方太大，只有山
上这巴掌大的地方他最熟悉。

多山的台州夏天炎热难
当，家里又闷又热，电视勉强接
收到的几个频道对孩子们毫无
吸引力，三个孩子按捺不住，只
能跑到一旁迷宫似的墓园里
玩。

对一直跟着父母生活的弟
弟妹妹来说，墓园是他们的乐
园，他们像是这片墓园真正的
领主，在里面追逐，恣意地踩着
坟墓上斑驳的砖墙，来回跑跳。

但刘俊峰有些不习惯。
晚上，有时他们会在墓园

里吃饭，墓碑前有难得的大片
水泥硬化地，修墓者当年还煞
费苦心地安装了雕工精细的石
桌石凳，没料到会做了活人的
餐桌。

比较起来，刘胜利棚子里
的桌子就寒碜很多了。这个家，
四角是木头的立柱，外面裹着
旧的黑色遮雨布，破处被堵上
了大小不一的木板，两个床垫
摞在一起，搭在砌好的砖头上。
一辆豪爵摩托车是家里最值钱
的宝贝，至于其他家当，刘胜利
可以一概不管。

孩子们更愿意坐在棚子外
面的一款破旧皮沙发上，那是
收破烂的邻居淘来的，还没舍
得卖。

短尾巴的小狗路路是捡来
的，它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
儿，时常眯起脏兮兮的眼睛趴
在刘俊峰的腿上。

搬家

5 年前，刘胜利定居于此。
当时，他来台州不久，拉过三轮
车，而城里高昂的房租让一家
人不敢想。于是，在老乡的介绍
下，他躲到这片墓地边扎根。

房子半个月就搭好了，才
花了 2000 块钱，比城里 300 多
块钱租的屋子要大不少。

住下来后，就有后来者如

法炮制，到最后竟然有 5 户
人家都在这儿搭了房子，除
了两户是安徽人，其他的都
是河南同乡。

8 月初时，梅花台风将
至，据说要在台州正面登
陆，一时间全城戒备，刘胜
利也紧张起来。

刘胜利花 20 块钱买了
水泥拉上山，找来一个老乡帮
忙，加固一下墙角四柱，再在窗
前糊起一道水泥挡水，剩下的
就只能寄希望于屋后的墓园做
挡风的屏障。

两天后，台风登陆，一路往
北甚至刮到了朝鲜，却放了台
州一马，刘胜利虚惊一场。

这不是房子最后一次面临
威胁。几天后的 8 月 9 日，刘胜
利和房子必须说再见了。

那天，棚户前突然来了十
几个人，有政府的，也有丁岙村
的，他们要求刘胜利把房子拆
掉，理由为它是违章建筑，这里
的所有棚屋都得拆，没有任何
回旋余地。

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刘胜
利这时才知道，正是他家的生
活被曝光，才引来了这么大的
麻烦。

当地的摄影师原本只是为
了反映他家的实际情况，不过
刘胜利说自己太老实，掏心窝
子说了很多话。后来孩子们在
墓园尽兴玩耍的照片被登在了
报纸上，摄影师还给他送来一
张全家福，也是他家唯一的一
张照片。

相关报道引起了当地政
府的关注，据当地记者讲，有
关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妥善解
决刘胜利等几户人家的实际
困难。

刘胜利挨到了最后一刻，
有在场者说刘胜利甚至跪下来
求情，但最后还是回到屋里，搬
出几件还能用的家什，再自行
把房屋拆除干净。

有邻居骂刘胜利，是他引
来了记者，落得大家最后无家
可归，还骂他收了当地政府单

独发给他家的大米、牙刷脸盆
等生活用品，他被收买了，而其
他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刘胜利觉得自己两头不是
人，他向记者抱怨：“你们为啥
要关注我家呢，烦得很，你看看
那些收破烂的，拉车的，有的生
活还不如我呢。”

离别

下山后，制冰厂的老板将
山下空闲的三间板房留给刘胜
利暂住。

板房紧挨着污水处理厂的
泵站，房子很矮，没有厕所，屋
顶上盖着铁板，夏天像个蒸笼，
热得刘胜利和孩子们一晚上都
睡不着觉。

刘胜利越发怀念山上的住

所。他说，如果村里在那儿盖上
房子，哪怕他付租金去租，只要
不太贵也行呀，毕竟住在那儿
都有感情了。

离开墓园的生活是不正常
的，上班前，夫妻俩需要把孩子
送到一起打工的乡亲家里托
管，刘胜利甚至恶狠狠地说：

“孩子丢了算了，还减轻点儿负
担。”

新家里，依然没有值钱的
东西，出门时，夫妻俩甚至都懒
得锁门。

8 月中旬的一天，刘胜利破
天荒地买了鸡肉，因为大儿子
刘俊峰晚上就要被送回河南老
家了，妻子抓紧时间把肉炖上。

刘胜利实在是忍无可忍，
住的地方还没安顿下来，孩子
就要开学了，大儿子只能回老
家继续上学，这一走至少又是

一年不能见面。
过了一会儿，刘胜利的大

哥火急火燎地赶过来，当晚回
驻马店的长途车要提前走，他
俩得赶紧出发。饭还在锅里，但
已来不及吃，刘胜利把刘俊峰
往摩托车上一架，妻子拉着两
个小的在后面跟着，经过路边
的健身广场，他们看到小朋友
们玩得正高兴。

半个小时后，他们会在车
站做一次普通的离别。刘胜利
一定还会叮嘱刘俊峰要好好学
习，因为他嫌自己没有文化，挣
钱的活儿都干不了。

刘胜利每天上班还要经过
那片墓园，但他不想再在制冰
厂干了。他准备去上海，听说那
边一个厕所都值十来万，他不
假思索地说：“消费高，可能挣
的钱也多吧。”

墓园里的童年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14 岁的刘俊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从老家河南来到台州，看到父母竟然

是住在“那样的地方”。几间依着高高的坟头搭建而起的棚子就是自己即将入住的家。

而小伙伴们就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墓碑前玩耍，很开心。

这是位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城乡接合处半山腰上的一片坟墓区。数个油布大棚如同

杂草一样“生长”在这些高低错落的坟墓旁，一些打工者(大多来自安徽、河南等地)和他们的

孩子就常年住在这里，这里是家，也是孩子们的乐园。

她被称作“史上最敬业的环卫工”——— 每天打扫广州市区内三个小区的卫生，却不
拿工资。

事实上她早已不是环卫工。
12 年前单位改制，她丢掉了工作，只拿了 4000 块钱补偿，“怎么想也想不通”的她精

神失常了。于是，从此她穿着以前的工作服，自费买了清洁工具，开始打扫住处附近的
小区——— 她还以为自己是在 12 年前的单位上班。

虽然生活在广州，可她没有编制，没有本地户口，甚至连下岗工人最微薄的待遇也
享受不到。现在她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她曾是这个城市的一名环卫工。

▲ 8 月
2 0 日，夏健
强孤独地看
着自己的画。


未
满11

岁
的
夏
健
强
有
时
眼
神

却
显
得
很
复
杂


“广州市外来人员临时
工作证”是罗瑞珍工作 13 年
拿到的唯一一个工作证。

刘俊峰和弟弟妹妹在
墓园里玩耍。

罗瑞珍在打扫卫生。（资料片）


